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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花黄 芦花白》

内容概要

长篇小说《芦花黄 芦花白》讲述了苏北农村赵家荡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近三十年的一段
天翻地覆的变革经历，其中结合了几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该书以改造自然环境与生活环境为主要
旋律，最终却以主人公试图改造芦荡为良田的失败而结束。故事情节曲折、悲壮，感人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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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国山，江苏宝应人，1963年10月生。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研究生毕生，曾在江苏某大型企业任职，
现为北京某企业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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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花黄 芦花白》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九四八年除夕，雪下得好大。　　还没过午，赵家荡的一两百户人家就已完全被漫
天大雪所覆盖。村前冰封的大河此时好像成了一条阔大银白的缎带。河对面那一望无际的芦滩不甘被
这漫天飞舞的大雪所湮埋，坚硬的芦茬顶着寒风，露着尖尖，似乎在告示着人们还有一片倔强的生命
存在。　　村头赵之绪家的两间茅草屋，在这狂暴的风雪中艰难地支撑着。如果不是四周土墙上临时
顶上的几根木柱，真不知道这两间破草屋能否抵挡得住狂风暴雪的撕掠。　　此刻的赵之绪可能是赵
家荡最困窘最伤心的人了。老娘抽抽噎噎地维持剑晌午，终于像一盏干枯的油灯再也点燃不下去了。
弟弟之怀和妹妹小禾趴在老娘的身边呜呜地哭，赵之绪木木地坐在老娘的床头，不知是因为哀伤过度
还是愁肠百结的一肚子心思，呆滞的两眼竞没有一滴眼泪。　　老娘走得实在不是时候。依赵家荡一
带的说法，这大年三十死了的人，不是祖上缺德，就是家人作了什么孽，遭了现世报应。到了阎王爷
那儿不是锯就是剁，十八番刑罚都得经受一番。　　为了不让阎王爷在这一天里来收魂，也为了向村
里人隐瞒起大年三十死人的真相，家人须用木盆把尸体遮盖得严严实实，直到正月初二才能发丧。　
　老娘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小禾忍不住伤悲，放声号哭起来。赵之怀赶紧捂了小禾的嘴巴，小声
叫道：“怎能再哭？要是被小鬼听到了，还不来收咱妈的魂？”小禾顿时止住哭，眼泪依旧簌簌地掉
。　　赵之绪顾不得伤心，他满面凄戚地给老娘脸上盖上白布，便赶紧走到门口，向外张望了一下，
随即慌张地关了门，上了门栓。兄妹三人像做贼似的将老娘放进洗澡盆，又用木板遮盖好，生怕老娘
被小鬼抢了去。　　赵之绪拿过一床破棉被，和弟弟妹妹偎依在一堆稻草上，开始给老娘守灵。赵之
绪想不通，老娘辛苦老实一辈子怎么会死在这个日子？这事想不通也就算了，更为发愁的是老爹死了
没两年，这老娘又没了，不要说下葬的坟地没着落，现在就连口薄棺木也置办不起，到底如何是好呢
？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大雪依旧漫如绒毛似的下着。赵之绪让妹妹小禾去熬了一锅面糊糊，兄妹
三人对付着填饱了肚皮，便又挤拥在那堆稻草上继续苦苦地给老娘守灵。　　到了下半夜，迷迷糊糊
地刚睡着，就听稀稀落落地响起了鞭炮声。赵之绪睁开双眼，不知这鞭炮声能否像新年一样给他带来
一丁点的希望。　　天终于放亮，新的一年就这么来到了。　　门外一阵一阵的过路声，赵之绪担心
家里的变故会引起村上人们的注意。正忐忑不安时，突然听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之绪，怎
还没起来？咱们过荡捉野鸭吧？”　　叫门的是小哥们儿孙世才。孙世才小赵之绪一岁，因出天花落
下一脸麻子，村上人都叫他“孙大麻子”。　　赵之绪忙走到门口刚要拉门栓，突然又顿住了。今天
怎能开门呢？照规矩年三十死人年初一必须闭门谢客的。赵之绪扒着门缝往外瞧了瞧，只见孙世才穿
了身半旧的棉服，头上戴了顶肮脏的单帽，脚上穿了双用布条编织的鞋，抄着手跺着脚在门口直叫着
“冷”。　　赵之绪想，世才可是我最好的兄弟，瞒还是不瞒呢？不瞒怕是破了风俗，瞒了呢好些事
又没法跟孙世才商量。犹豫再三，赵之绪还是哑着嗓子悄声地对门外说道：“世才呀，你可别跟人说
，你大娘一早没了。”为了避过大年三十的忌讳，他还是把老娘的丧期说晚了一夜。　　孙世才为人
聪明灵活，又因死去的父亲是个老秀才，他的肚里自然也有些墨水，所以赵之绪每遇头疼犯难的事情
总爱向孙世才求求法子。　　听了赵之绪的话，再抬头一瞧，见赵之绪家的门头门面上真的连个对联
挂落也没有。孙世才站在门口喃喃地说道：“怎会呢，前些日子不是还好好的吗？”　　“哪里啊，
病了好些个日子了，原以为能再拖些个日子的，没承想在这么个日子里没了，你说让人难过不难过？
”　　孙世才叹息了一阵，便安慰道：“生死不由人，你就想开些吧。家里有什事只管吩咐好了。”
　　“兄弟啊，对不住你了。这大新年的一早就让你碰上这么晦气的事。”赵之绪像是做了什么亏心
事，连连道歉。　　孙世才站在门外说：“都老兄老弟的还说这见外的话？老哥，你说吧，有什事要
我做的？”　　赵之绪长叹了一口气，吸溜着鼻子说：“世才啊，你说我可怎么好呢，老爹死的时候
是答应给朱为富家扛两年长工才求了块薄地，这两年还没到，老娘又走了，我怎么再跟朱为富开口呢
？”　　“是啊。”孙世才说：“这朱为富本就是个小气抠门的活剥皮，这个节骨眼上再找他，他还
不把你榨到骨髓里算？”　　“我倒不担心这个，我怕的是不管怎么个说法他都不愿再给我地呢。”
赵之绪话音发颤，似乎有些绝望。　　孙世才说：“要不我去帮你求求他怎样？”　　赵之绪连连说
：“不可不可，你去找他还不更让他挑了理？”孙世才好像也没了法子，不住地问：“那怎么好？”
　　沉默了一阵，赵之绪无奈地说：“算了，不去想它了，明个儿再说吧。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把自
个儿卖了也得把老娘送下地。”　　孙世才劝慰道：“不会的，再怎么的也不至于逼到卖身葬母吧？
”　　说了坟地便又说到棺木的事，赵之绪拜托孙世才道：“兄弟啊，你在外帮我打听打听，看哪家
有现成木料的，不管好赖借下再说，我一准会还的。”　　孙世才想了想说：“这个你倒不要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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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花黄 芦花白》

我娘现成的一副喜材，实在不行，就先给大娘用吧，日后我再给我娘置办。操心的还是这坟地的事，
真不知朱为富能不能再给你这个人情。”　　赵之绪马上说：“兄弟，你可千万别动大娘的喜材，咱
说什么也不能这么做的。”　　“这你就别管了。”孙世才干脆地说，“老哥，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今个儿你们不方便出门，我先给你们张罗张罗去。”说完孙世才跺跺脚，柬束腰，便埋着头离开了
。　　半夜里，天气更加寒冷，风裹着雪直往屋里钻。兄妹三人在破屋里裹拥在一起，赵之绪感觉弟
弟妹妹浑身哆嗦，自己的牙齿也不住地打颤。赵之绪仍在盘算着究竟怎样才能把老娘送走。　　突然
，一阵猛烈的撕裂声，接着“哐啷”一声，唯一的一扇小木窗被一阵大风吹落在地，腐朽的窗框和用
细木棍做成的窗棂摔落在地，顿时这两间破旧的茅草小屋就像大海中开了洞口的小船，寒风裹着雪片
杂草一起向屋里猛扑而来。　　妹妹小禾被吓得缩成一团，弟弟之怀赶紧起来帮着赵之绪往窗口堵土
砖。费了好大工夫总算把窗子堵严实了，可赵之绪和赵之怀却被冻得浑身麻木，四肢僵硬。　　小禾
忙给锅灶生了火，烧了半锅开水，兄妹每人一碗热水，总算把身子暖和了过来，就这样熬过了大年初
一。　　到了正月初二一早，赵之绪兄妹将老娘移到床板上，又按规矩给老娘上饭亮灯点烛，这才放
声号哭起来。哭完了丧，赵之绪给弟妹吩咐了几句，便踏着厚厚的积雪出了门。　　他先到了朱为富
家。朱为富家在村子最东头，朝南三间宽大的瓦屋，东西各两间砖草厢房，厢房由回廊相连，形成一
个大的四合院。院前是一块宽大的院场，院场前长了两棵粗大的槐树，槐树的树冠像两把巨伞罩住了
整个院场。　　朱为富家的大门紧闭着。赵之绪抄着手哆哆嗦嗦地在门口站着，他想敲门又不敢，可
就这么等着，冻得实在受不了。寒风一吹，他那破旧的空心棉袄，还有薄薄的破夹裤就像窗户纸一样
，挡不住一点寒气，他整个人缩成了一团。　　正不知如何是好，大门“吱吜”一声开了，开门的是
朱为富家的童养媳妇小喜子。朱为富的儿子才十四五岁，却得上了肺痨病，整天咳咳喽喽的像个活鬼
一般。朱为富为了给他儿子冲喜，便花钱买了一个童养媳妇回来。这童养媳妇比朱为富儿子要大几岁
，长得很周正，就是瘦小了些。尽管还没同小丈夫圆房，但她还是按照婆婆的要求在脑后盘起了小髻
。　　小喜子拎着马桶尿罐，见门口站着赵之绪，上下牙打架，鼻涕直流，人冻得不像样子，便惊叫
了一声道：“他大绪哥，你怎哪？”她再一细瞧，见赵之绪披麻戴孝的，知道赵之绪家服丧了，便难
过地说：“他大哥，有什事进屋说，外头可冻死人了。”说着就先出门倒了马桶尿罐。　　回到家门
口，小喜子见赵之绪还在门前站着，忙又招呼道：“快进屋，快进屋。”　　赵之绪连忙跪倒在朱为
寓家的门槛上，对小喜子说：“我给大爹大娘拜年，恭喜大爹一家福禄寿喜全，大富又大贵。”　　
小喜子让赵之绪起来，赵之绪依旧跪着说：“烦大娘娘给大爹大娘通禀一声，说小侄有事相求。”　
　小喜子见赵之绪长跪不起，赶紧回了屋。　　不一会儿，小喜子便匆匆地出来了，告诉赵之绪说：
“我公公说他晓得了，叫你先回去。”　　因为还在新年，赵之绪不敢放出悲声，便低声对小喜子说
：“烦大娘娘给大爹说一声，请大爹可怜可怜小侄，无论如何见上小侄一面。”　　小喜子爽快地说
：“他大哥，你再等等，我去说。”说着就又回了屋。　　赵之绪依旧跪在门前，紧张地等待着。小
喜子终于出来了，赵之绪抬起头，见小喜子泪流满面，知道小喜子肯定是挨了骂。赵之绪明白坟地的
事没了指望，他仰头长叹了一声，嗓音颤抖着对小喜子说：“难为大娘娘了。”小喜子满眼泪水地说
不出一句话。　　赵之绪缓慢地站起身，紧了紧腰绳，近乎绝望地望了一眼朱为富家的深宅大院，又
迟疑了半刻，这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　　脚下像灌了铅一样，每在雪地里踩出一个深深的脚印
，赵之绪就在心里问一句：“老天啊老天，你到底有没有路给我走呢？”冷风飕飕，寒气侵骨，不断
滚落的泪水就像锋利的刀片一道一道地刻在赵之绪脸上，刺痛在心里。赵之绪抄着手低着头在村里转
着圈，他不知村子究竟有多大，脚下的雪究竟有多深。　　“之绪，怎么啦？”　　赵之绪突然被一
声和蔼的问话惊醒，忙抬起头，看见本村医生赵信义刚刚打了拳，正在自家屋前跟他打招呼。赵信义
只穿了薄薄的对襟夹袄，却练得浑身冒着热气，白净的脸庞泛着红光，越发显得年轻斯文。　　赵信
义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好人，他家世代行医，据说祖上是给皇上看病的御医，不知什么原因到了赵信义
的曾祖父一辈竟落脚到了赵家荡。赵信义承授了祖上的医术，医道相当了得，在方圆百里都足有名的
。靠着医术，赵信义积攒下一大笔钱。赵信义不知怎么花这笔钱，买了一块三面环水的宝地，砌了几
间瓦房，又买进几十亩薄田，雇了几个没田的本家帮着种地，算是又多了一笔稳定的收入，从此家道
便兴旺起来。　　赵之绪忙惶恐地走上前去，怯怯地叫了一声：“赵先生。”　　赵信义见赵之绪一
身丧服打扮，忙问：“之绪，是老娘没了吗？怎没听说她有什不适啊？”　　赵之绪说：“病了好些
时了，只是不见好，本以为能再拖些时候，可⋯⋯”说到这儿，赵之绪竞伤心地哭出了声。　　“怎
没见你带老娘来看看呢？”　　“是老病，老娘说什也不让，都怪我是不孝之子啊。”赵之绪哭着说
。　　赵信义安慰道：“人已去了，那也是命中之寿，你就别太伤心了，料理好后事吧。”　　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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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止住哭，不知是诉苦还是在求救，语无伦次地说：“赵先生，你可是知道的，我家除了两间破草屋
，什也没有，真不知怎么送走老娘呢。”　　赵之绪说着就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要给赵信义磕头。
赵信义一把拉住赵之绪说：“之绪，别着急，总会有法子的。”　　赵信义在赵之绪面前踱了两步，
就问赵之绪：“坟地谈好了吗？”　　“本想跟朱大爹求个情的，可是朱大爹连面都没肯见。”赵之
绪伤心地说。　　赵信义点了点头，不再吭声。赵之绪明白，这坟地的事是求不了赵先生的，老爹葬
在朱为富家的地上，总不能让老爹老娘分开吧。　　赵信义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慢条斯理地说：“这
样吧，之绪，你先从我这拿两块银元去支应着，看能不能把你老娘的棺木置办起来。这坟地的事⋯⋯
”赵信义欲言又止，似乎不好说什么。　　赵之绪听了，“扑通”一声跪到雪地里，连着向赵信义磕
了三个响头。赵信义拦阻不住，厚厚的雪地被赵之绪磕出一个深深的坑来。　　“赵先生，你真是观
音菩萨再世啊。”赵之绪磕完头站起身，上下牙打颤，费力而不很连贯地对赵信义说：“赵⋯⋯赵先
生，你的大恩大德可怎个报答呢。”　　“都乡里乡亲的，说什外道话？”　　赵信义回屋拿银元给
了赵之绪，便轻轻地挥挥手对赵之绪说：“丧事难办，快去忙你的吧。”　　“我一定会还的。”　
　赵之绪眼里闪着泪花，千恩万谢，又给赵先生鞠了一躬才缓缓离去。　　尽管坟地还未落实，但手
中有了赵先生借的两块大洋，赵之绪的心中似乎踏实了许多。不过坟地还是最头疼的事，总不能把老
娘搁在家里吧。　　赵之绪忧心忡忡地回了家。家门口依旧冷冷清清的没个吊丧的人，惊奇的是一口
黑漆的棺材却扎眼地架在了家门口。　　赵之绪紧走了几步回到屋里，见孙世才正头扎白巾在灶前忙
着。赵之绪大声说：“世才，这怎行？怎真的把大娘的喜材抬来了呢？你不是要让小老哥我往地底里
钻吗？”　　孙世才生气地说：“这还是兄弟说的话吗？连我娘都说了，是兄弟就该这样。我娘身子
还硬朗着呢，她的喜材先给你家应个急，有什大不了的？”　　赵之绪激动地对孙世才说：“兄弟，
有你这份心我已感激不尽了。刚才我去了赵先生家，赵先生是个大好人，借了两块银元给我，咱们还
是跟哪家买了木头现做吧。”　　孙世才坚决地说：“银元自有有用的地方。棺木我已抬来了，就先
用着吧，别再多说了。”　　赵之绪还在不停地说：“不行的，不行的。”孙世才有些生气地说：“
难道还让我把棺木再抬回去不成？”因有赵先生借的两块银元，赵之绪就说：“那我忙了这事就给大
娘重做喜材。”　　赵之绪对弟弟妹妹说：“小弟，小妹，还不给世才哥磕头，你世才哥可是咱们的
亲兄弟啊。”之怀和小禾正欲行礼，孙世才忙拉住说：“做什么呢？做什么呢？”　　正说话间，一
位娇小的姑娘夹了卷纸钱，默默地走进屋子，也不打招呼，倒头便跪在赵之绪老娘的灵前，磕了三个
响头，又将自己带来的纸钱在灵前的破缸里一张一张地焚烧开来。赵之绪兄妹和孙世才都很惊讶，朱
为富家的大小姐怎么来了？　　朱家大小姐名叫朱小娣，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两条粗粗的辫子直挂
到后腰。大概是过年的缘故，朱小娣穿了半旧但很整洁的棉衣棉裤，脚上穿了双崭新的棉鞋。　　赵
之绪顾不得多想，忙领着弟妹向朱小娣磕头还礼。　　待朱小娣烧了纸钱，赵之绪嗫嚅道：“大小姐
，我娘可怎受得起你的这份情呢？”朱小娣站起身，不以为然地说：“你这是说哪儿去了？我可是喝
了大娘的奶水长大的。”　　朱小娣说的倒是实情，朱小娣同赵之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当年朱小娣
她娘月子里没有奶水，要不是赵之绪他娘，朱小娣还不知怎么养大呢。　　看着赵之绪紧张不安的样
子，朱小娣有些羞怯地问赵之绪道：“听喜子说，你好像有事要求我爹？”赵之绪愣怔了一会儿，便
低着脑袋小声地回说道：“就我娘坟地的事，可让大爹作难了。”　　朱小娣站到门边，好像不经意
地看了赵之绪一眼，便试探着说道：“要不你再去我家一趟吧，看我能不能跟我爹说说。”　　赵之
绪喜出望外，连连说：“那就太难为大小姐了。”　　朱小娣过去拉了拉小禾的手，也没再多说什么
，便低着头缓缓地出门走了。　　孙世才走近赵之绪，在赵之绪耳边悄声地嘀咕道：“这可是没想到
。”赵之绪叹了口气说：“还不晓得他老子什么意思呢？”　　到了晌午，风雪已完全止住，太阳懒
懒地照在冰雪覆盖着的大地上，使这严寒的冬日显出一丝暖意。赵之绪将门前屋后的积雪铲扫干净，
又跟孙世才合计了片刻，便心神不定地再次来到朱为富家。　　朱为富家的大门完全敞开着，大概是
怕扫掉财气的缘故，他家天井中的积雪并没清扫。天井中的雪地上满是鞭炮爆炸后的碎物，院子里仍
然飘散着鞭炮的硝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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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北农村赵家荡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近三十年的一段天翻地覆的变革经历，其中结
合了几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该书以改造自然环境与生活环境为主要旋律，最终却以主人公试
图改造芦荡为良田的失败而结束。故事情节曲折、悲壮、感人肺腑。

Page 7



《芦花黄 芦花白》

精彩短评

1、写文革的农村！！
2、老爸要的，他说很好哦
3、　　做为在中国体制教育下长大的80后，70年代之前的历史在教科书中一笔带过。做为经历了那个
时代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他们所说的，不能全部理解。MS 电脑的破碎文件，对自己
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力。无意间看到这本书，看了几页发现，能够读下去，再看下去发现，那是怎么的
一个时代，于是，一边骂着，一边看着。
　　
　　看到最后，在脑中出现了一条信息：在精神病院里，写字，被称为写作行为，不穿衣服，被称为
暴露行为。。。。。。在那个年代的大精神病院里。。。。。这样理解就看得懂每个人的行为了。
4、可能是个人的生活、工作比较单调,刻板，平日就较喜欢看一些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的故事，恰好这
本书是我喜欢的类型，可以了解土改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下人的所思所想所为。
5、强烈的强烈的强烈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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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做为在中国体制教育下长大的80后，70年代之前的历史在教科书中一笔带过。做为经历了那个时代
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他们所说的，不能全部理解。MS 电脑的破碎文件，对自己本身
没有什么影响力。无意间看到这本书，看了几页发现，能够读下去，再看下去发现，那是怎么的一个
时代，于是，一边骂着，一边看着。看到最后，在脑中出现了一条信息：在精神病院里，写字，被称
为写作行为，不穿衣服，被称为暴露行为。。。。。。在那个年代的大精神病院里。。。。。这样理
解就看得懂每个人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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